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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楔子

紙紮源於民間信仰的文化，主要運用在神明祭祀以及喪葬儀式，每一樣紙紮作品都

包含著人們對於上天之敬意及對過往先人的思念之情，從中不僅可看出藝師們匠心獨具

的技巧展現，更可以窺探人們對於另外一個世界的想像，以及常民對於先祖慎終追遠的

情懷。不論是弔喪禮儀中燒給往生者的糊紙藝品，或是為因應普度及建廟福醮所製作的

神佛偶像，皆在紙紮藝師的巧手剪貼下栩栩如生。

糊紙工藝歷史雖流傳已久，卻鮮少為人所重視，主要因糊紙藝品大多應用於傳統

喪俗場合，使人們有所忌諱；且因糊紙的應用特性，使其無法像其他藝品一樣被保存下

來，終將隨火歸於天地。本文將訪談兩位高雄在地的紙紮藝師，藉由他們的從業歷程與

甘苦回憶，一窺紙紮工藝的美麗與哀愁。

二、楊文官藝師

楊文官：「藝術就是能在藝術品內

尋趣，讓看的人也覺得很歡喜。」

靜謐的巷弄中，有戶人家外頭堆積

著許多竹條，和許多竹子綁好的紙屋半成

品，屋內兩三人聚精會神地專注手中工

作，空氣中有種濃厚的糨糊味道，一旁的

收音機傳來陣陣廣播聲，排解了這煩悶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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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楊文官藝師
資料來源：姚郁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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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的氣氛。

一九六八年生，澎湖人，現住在三民區，整個家族都在從事紙紮事業的楊文官，

從小就在耳濡目染之下接觸了這項工藝，文官師傅跟我們說：「以前在我阿公那時

候，被日本人統治，連祖先都不能祭拜了，哪能做紙紮！所以那時候就造成了斷層，

直到光復之後，民生也較富裕了，紙紮這項產業就又隨著人民生活信仰的需要，漸漸

興盛起來。」現在他會的手藝，都是爸爸教他的，是祖傳的功夫，從爺爺那時代一路

交到他手上。

拿著祖先的招牌在這裡，不能漏氣

楊師傅一邊糊著紙厝一邊跟我們說，北部跟南部的紙紮在早期風格是完全不一

樣，比如說南部就屬於比較閩南式的屋頂，是馬背形的；而北部就是比較翹的那種

型，屬於燕子尾的，但近年來南北師傅互相交流，所以房屋形式基本上大致相同。

圖2  楊文官的普渡神祇作品
資料來源：姚郁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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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官說：「作一間房子就是要別出心裁，用人力來迴向功德。花很多人力替亡

靈來做一間紙紮厝，才有功德可以迴向，這就是有願就要有力。」他也因此更加堅持製

作紙紮的各項細節，他豪邁的笑著說：「拿著祖先的招牌在這邊跟人家生活，不能『漏

氣』的。」

時代不同，也要跟著價值觀走

文官師傅說：「以前人對東西的觀感跟現代人完全不一樣，我用剪刀剪個椅子它就

是個椅子，我剪個高椅它就是個高椅，主家看了就很高興，現在這樣是不行的。」

隨著現在人的感官改變，傳統手藝卻一點一滴消逝了，剪紙藝術在時代洪流下被替

換，以前阿公所流傳下來的剪紙技巧，雖然還記得怎麼剪，卻也沒有市場接納了，轉而

被色彩鮮豔及立體的印刷品所取代，楊文官說：「你用剪的作品，人家說不像實體，但

那才是真功夫啊！」

求新求變，跟祖公說抱歉

在訪談過程中，楊師傅總透露出他對紙紮藝術的喜愛，紙紮在他心裡不僅僅是祭祀

用品，更是藝術品，有時候看到別出心裁的作品，也會想學習效仿。他打趣的說：「我

們不會去顧忌說一定要怎麼做，如果有發現比較好的，也是會改變違背一下原本的工

法，跟祖公說一聲：『抱歉啊！我們改一下』，藝術的東西這樣子玩比較有趣啦！」

因此，他也常常接到許多喪家主人要的客製化產品，說起印象深刻的作品，他拿起

了手機讓我們看照片，竟然是臺一比一的彈珠臺；也曾有接過訂單，因喪家主人生前喜

愛遊艇，往生後希望造一艘一模一樣的遊艇。這些作品的構圖都得由他自己慢慢想，在

頭腦裡想出設計圖後，再付諸於實體製作，沒有任何美術教育基礎的他笑著說：「玩久

就有心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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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紮對我來說，是很有趣的東西，

可以玩它、作變化

除了平時在做的紙厝及建醮糊紙作品，楊文官也

嘗試將紙紮轉化成藝術品，與洛水書會（書法協會）合

作，將紙紮融入書法元素做成藝術品，還曾到高雄文化

中心展覽。他說：「老師先是寫一幅草書的『龍』字，

用這元素下去創造，當初做出來的就是一條龍的紙紮作

品。」

對於楊文官來說，如果紙紮只是每天剪剪貼貼，

做機械式的動作，就不算是藝術，加上一些變化的，懂

得怎麼去玩它，懂得怎麼在裡面尋趣，那才說得上是藝

術。他說：「藝術就是能夠在藝術品內尋趣，讓看的人

也覺得很歡喜。」

三、蘇淑錦藝師

蘇淑錦：「看過很多紙厝就可以比

較功夫在哪裡。外行看漂亮，內行人看的

是功夫。」

在偏僻的蜿蜒小徑裡，我們找到了

一間鐵皮廠房，屋後傳來鴨子的一陣陣

叫聲，彷彿到了鄉下農舍。位於高雄岡

山的紙紮藝師蘇淑錦，她與已故夫婿謝

明智師傅所做的許多紙紮作品都保存於

照片中，讓我們有機會看見紙紮藝術的

另一種面貌。

圖4  蘇淑錦藝師
資料來源：姚郁紋 攝。

圖2  楊文官融合紙紮與書法
資料來源：姚郁紋 攝。



紙紮人生‧藝師剪影 147

口耳相傳的祖傳好口碑

今年六十歲的蘇淑錦，承接夫家祖傳的紙

紮事業，從事糊紙工作已三十多年，與丈夫結

婚的第四天便開始了她的糊紙之路。她一邊拿

著釘槍固定竹子，一邊與我們聊天，我們疑惑

著為什麼是用釘槍固定，她說：「竹子的厚度

夠，我們這樣用釘的比較快，以前我們也是都

用綁的，現在改變成比較快的方式，但有些地

方還是會用紙丁綁。」

蘇淑錦做的紙厝是屬於傳統式的，平時會

與兩位員工一同製作，忙不過來時會請其他師

傅幫忙。每天在漫長枯燥的製作過程中，總會

有鄰居、朋友作客相伴。她堅持自家理念，不

與禮儀公司合作賺取利潤，因祖傳事業基礎打

得好，且藉著道士接引工作與口耳相傳的好口

碑，使謝家紙紮在南部地區小有名氣。

功夫是在自己手裡，自己的想法要能去變化

蘇淑錦接著帶我們走向房子後面，看到了一個舊舊的木頭抽屜，每一個小抽屜上

都貼著標籤寫著材料的名稱，她還拿出作品的照片說：「這個是先畫好，然後再剪、糊

上去，整個工很細，做一個過程都很久。」我們欣賞著照片中的紙紮，每一件都驚為天

人，所有圖案都是師傅一筆一筆畫上去的，紙紮上的圖樣栩栩如生，紙厝的宏大格局與

精緻程度，也著實讓我們驚豔。蘇淑錦在製作紙紮時，不需要先畫草稿圖，因為她認為

功夫是在自己手裡，自己的頭腦想法要能去變化，尺寸依著比例裁剪，還要考慮到材料

怎麼用，這些功夫都是在師傅自己手裡。

	 蘇淑錦認為從事紙紮這行業是最沒禁忌的，在這幾十年裡也遇到了幾件不可思

圖5  蘇淑錦的普渡山作品
資料來源：姚郁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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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事，她丈夫還沒過世時，有一位老婆婆知道謝家手藝很好，於是先與師傅討論要糊

什麼樣的紙厝，只可惜謝明智師傅還來不及完成就先離開人世，過沒多久老婆婆也過世

了。蘇淑錦希望能夠完成老婆婆的願望，於是拿著紙厝的照片去擲筊徵求她的同意，接

著在製作的過程中，很神奇的都會有一隻蟾蜍跑來旁邊待著，把牠趕出去，不久又會再

跑進來。蘇淑錦說：「搞不好是來看我做，因為我老公走了，她可能不相信我，才來這

裡監工。我就在心中默默的唸，我會把她的房子糊好，請她放心，我不會因為老公走了

就偷工減料，我會用心幫她做。果然隔天就沒再看到這隻蟾蜍了。」她認為這很難解

釋，也不能確定是不是老婆婆真的來了，只能說是件很玄的事。	

	 蘇淑錦說她還糊過一間紙厝，往生者是信仰基督教的，她說：「亡者的兒女夢

到他說沒有房子可以住，因此跑來找我，請我們幫他糊房子。」燒完紙厝後，往生者托

夢給孩子說有房子可住了，於是開心地向師傅們道謝。還有一次蘇淑錦夢到一位往生者

說沒有腳，希望能有雙腳。她納悶地到主家詢問，才知道往生者生前因罹患糖尿病而截

肢，因此便又做了紙糊的義肢，與紙厝一同火化。她認為紙紮是不分宗教的，只希望能

完成所有往生者及其親人的心願。

內行看功夫，不是看漂亮

對於新式紙紮的逐漸興起，蘇淑錦認為依個人喜好看法不同，無法比較，只是在都

市燒紙紮已經不太方便了，鄉下比較方便且有地方可燒。她認為：「都市的是縮小版，

鄉下人看大間的習慣了，又有地

方燒，所以就糊大間一點，和新

的紙厝不能一概而論。」每個紙

紮都有其特色，與使用的材料及

師傅的功夫有關係，她說：「看

過很多紙厝就可以比較功夫在哪

裡。如果像外行的看到就覺得很

漂亮而已，如果內行的在看，人

家是在看功夫，不是看漂亮。」

謝家祖傳下來的功夫無庸置疑是

受肯定的，她一手承接夫家的事
圖5  蘇淑錦的庫官與轎夫作品
資料來源：姚郁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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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維持著好口碑。

為了撐起一個家，給孩子們留紀念

紙紮對於蘇淑錦來說，是她認為必須要接的工作，為了能夠一手撐起一個家，十年

前丈夫去世後，她堅強地為了孩子、為了謝家的祖傳事業而繼續做紙紮。她說：「以前

我老公畫畫比較好，什麼都是手工做的，我不像他一樣有藝術天分，但是我自己研究，

自己想辦法，抄他留下來的資料，就這樣做起來，因為我要撐起這個家。」

製作紙紮的辛苦是外人無法想像的，她說做這行的沒有假日的，沒辦法休息，年輕

人都想要有假日，所以學不來。原本她有意傳承給讀藝術科系的二女兒，但是女兒在兩

年前離開人世了，她很難過也很捨不得，因此再也沒有打算讓其他孩子接，因為太辛苦

了。她說：「我也老了，沒辦法什麼都記得，但我一定要留下一點資料，給孩子們當作

紀念。」我們看著她的臉上、手上所留下製作紙紮的歲月痕跡，深深為她撐起家庭與紙

紥事業的堅強意志而感動。

四、尾聲

對於紙紮，在每個人的心中有不同的見解，有的人相信燒化紙紮能夠送到過世親人

的身邊，有的人則持懷疑的態度，不論紙紮在人們心中是否存在，至少在藝師的心中是

存在的，他們堅信自己所做的紙紮能夠達到往生者的需求與願望，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創

作。紙紮，是項純手工的技藝，每位師傅依各自的美感製作出屬於自己的紙紮，賦予它

獨特的藝術性。

在楊文官、蘇淑錦兩位藝師的身上，我們看到紙紮工藝的文化內涵、藝術價值與

風格流變，也感受這項產業所面臨的傳承危機與發展困境，著實令人憂心。雖然時代在

變、社會在變，傳統紙紮的需求已不復過往，但它背後所蘊含人與天地神靈的溝通，及

對先人慎終追遠的精神，仍是珍貴的民間文化資產，值得我們重視與保存，並向傳承這

項傳統工藝的藝師致上敬意。

    




